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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房锦杰已经做了十
五年的书画修复师。十五年前，
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书画修复的世
界。当年高考报专业时，他选择
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雕塑专
业，结果调剂到书画修复。“反正
是大学，首先学门专业，后期不管
干什么，都以这个为标准。”抱着
这一心态，他随遇而安，学起了这
门手艺。

“刚开始在大学学习，老师在
教，很快便觉得自己学会了，特别

厉害。”然而从入门到熟悉，这之
间隔着很长一段距离。回忆起自
己当年的轻狂，房锦杰略有些不
好意思。一位初出茅庐的学生，
毕业后便马上开起了自己的书画
修复工作室，结果遭到当头棒
喝。书画修复项目实操的复杂
性，远远超出只温习课堂课程的
学生的想象，毋宁说大学只是书
画修复的温室花园：“品相，材料，
颜色，原来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
预料不到的问题，在真项目中一

遭遇以后，一下子就蒙掉了。”
在书画修复的世界，失之毫

厘，差之千里。“有一些古书画，挂
起来凹得厉害，虽然展示效果很
好，对书画本身却有损伤。”他举例
道。这些细节都是以往学生时代
难以注意到的。困难是快速成长
的契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房锦
杰没事就跟许多资深书画修复师
身后，观摩、学习，体会他们的技
艺，揣摩他们的特色和专长，逐渐
长成了一名真正的书画修复师。

这位90后已经是十五年工龄的“老师傅”

巧手妙思，他让古书画旧貌换新颜

在古书画堆中浸润
十五年，90后房锦杰俨
然已成了一名书画修复
的“老师傅”。如今身为
书画摹榻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善物修复工坊创始
人的他，拥有丰富的修复
经历。从参与上海博物
馆修复工作到加入海外
美术馆项目，这位书画修
复师用妙手令一件件文
物焕发新生，也在与外国
同行的交流中多维度地
观察着书画修复的世界。

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对许多人来说，书画修复

仍是蒙着神秘面纱的职业，听

上去很古典，似乎做起来也很

艰难。但房锦杰并不希望这门

行业成了大众眼里艰深的学

问，将技艺束之高阁。“要放低

一点，大家都看得懂”，站在他

的工作室，展示正在修复的一

幅书画，他说道。

他希望从“亲身体验”出

发 ，让 书 画 修 复 走 入 大 众 视

线。“你可以感觉到纸张薄厚的

不同。”他示范道，让人上手触

摸更替前后的纸张，感受它的

分量。而这种区别，是只有在

场才能感受到的。最近半年，

他和几个好朋友展开研学体验

活动，面向小朋友，推出相应的

古书画体验活动，他发现，有些

小朋友动手能力强，有些小朋

友动手能力相对弱，但是大家

对这种活动都很感兴趣，为此

他也感受到了一丝宽慰，“希望

大众去了解传统修复的过程，

也更好地去传承和发扬中国传

统的书画修复。”

揭开神秘面纱
让大众接触书画修复

除了国内博物馆的相关履
历，房锦杰还与海外博物馆有一
段缘分。几年前，他前往美国弗
利尔-塞克勒美术馆修复中国古
文物，这一博物馆也以收藏的亚
洲古文物著称。他修复的是一张
尚未展出的中国山水画，拆分成
四条内容，博物馆要求重新做成
卷轴形式。因为修复任务有一定
难度，当时负责对外招聘的老师
讲得很明白：“不是叫人来学习
的，是立刻就能上手做好的。”

于是，这个工作落到房锦杰
身上。来到位于华盛顿的弗利

尔-塞克勒美术馆，他加入了亚
洲修复部，这个部门有十几人，负
责中国古文物修复的共三人，其
余的是修复亚洲其他国家文物
的。同一个部门，几个工作室没
事就串门，相互借鉴，相互观摩工
作。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对中国
古书画材料的配置很感兴趣。

而房锦杰也在工作中注意到
美国古书画修复对化学的合理运
用，受到了一定启发：“很多材料
他们都会经过化学仪器测试，而
且在文物修复中，他们会试着将
化学胶运用到小的操作上，不变

动文物，但能更好地保存文物。”
这种双方对彼此的兴趣，构

成了一种友好的文化交流。有
时，亚洲修复部开例会，在会议
上，来自各国的书画修复师们还
会各自分享自己的修复故事。不
同的书画文化、不同的修复方法，
也令房锦杰耳目一新：“有个美国
人，光研究熬好修复书画的胶，就
花了一个月时间。”而他自己也在
例会上贡献了自己的故事，分享
工作中学习到的中国特有的临摹
和绘画的技巧，这些都是其他国
家的修复师很少能了解到的。

因为房锦杰手艺比较好，
2017年开始，他的师傅带着他钻
进各大博物馆，接触文物修复项
目。这些古书画中有名家，比如
齐白石、郑板桥、戴郭邦，也有些
文物资料，主要以明清时代的为
主。再细数合作的博物馆，上海
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临海博
物馆等，听起来五花八门，但房锦
杰透露，修缮的感觉都是一致的，
按国家标准来。

“文物修复有三大要求，可逆
性、可识别性、最少干预性。”他总
结说。可逆性是为后人准备的，

随着时代发展，修缮材料也会变
迁，因此要准备未来材料替代的
空间。而可识别性，讲究的是修
改得有“差距”，让专业人士能认
出修改过的地方。最少干预，是
要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保持古
书画本身的自然状态。

通常，博物馆的作品一批批
地来，房锦杰和其他的书画修
复师就一批批地做。上半年任
务来了，要在来年前做完，工期
按季度或年份来算，像农家的耕
耘和收获，很慢，也需要有耐
心。这么多年下来，他也总结书

画修复时的要点，一提问，他信
手拈来：“像是纸张如果酥，用手
搓容易伤到画，就拿手指挥着慢
慢搓；金属工具刮画对画不好，
就自己做牛角或木头工具，去自
适应画纸。”

身为书画摹榻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房锦杰也会临摹和复制一
些古画。所谓摹榻，就是“按照古
人的方法”，去再现一幅原作。他
表示，尽管现在机器技术盛行，但

“人工”却有机器没有的“气韵”：
“如果是1:1地按比例复刻，我们
要做几个月。”

五年学习只是入门 不断学习才能成长

钻进各大博物馆 参与名家书画修复

结缘海外博物馆 修复书画也是文化交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房锦杰。


